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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娼妓做夫人煞有介事 劣妇追时尚得意忘形 

  怀瑜的家在苏州胡同，靠近使馆区东交民巷，以前洋人住过，房子已经按照洋房修改过，

有电灯，抽水马桶，电话。四合院里四面的屋子，都由增加的封闭的走廊连接起来，所以在冬

天，由这边房子到那边房子，不必走到外面去。东房用做书斋，由北边通往北房，北房由怀瑜

的妻子和孩子们住。莺莺在西边有一个独院儿，微微靠后，在他妻子住的房子后面，有一个四

扇的绿平门通过去。她那院子中间有一个喷泉。他和莺莺新近才搬进这所新宅子。怀瑜把太太

和姨太太的屋子花了同样多的钱修理的，家具的格式也相同。饭厅在第二层院子里，全家在那

儿吃饭。  

  床的问题比吃饭更为微妙。中间第二层院子的北屋，是怀瑜的书斋，大客厅，平时用不

着。那里有一个小卧室，以前的主人用做客房，浴厕俱备，不过怀瑜从来没在里头住过。他在

每月一日与十五日，住在妻子的屋里，其余的日子则都睡在姨太太房里。他太太带着最小的那

对双胞胎孩子住。怀瑜说他自己要安静才能睡。这种安排完全是怀瑜决定的，大家谁都觉得满

意。怀瑜的太太，名字叫雅琴，对于这样名分上的尊重，也认为可以。以前她听说丈夫要娶莺

莺时，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委屈求全，能太平无事就好。只要她能保住太太的名分，

能做孩子的母亲，什么都不争，什么都可退让。  

  莺莺从姚家的宴会回来，颇不满意。那是她在亲戚之间初次露面儿，宴会上别人对她的看

法，使她对姨太太的地位，深深的感觉到了。不但太太坐上座，到场的所有的女人都对太太和

太太的孩子说话，对姨太太多少都有几分冷淡。木兰姐妹对她很客气，但是不热诚；而且在莺

莺做对联惨败之后，木兰就不再和她说话，她只好和素云一个人说话。她离开宴会时，心烦得

厉害，自己都厌恶自己。妓女永远是孤立的个人，不惯于适应家庭中复杂的生活。她决定以后

再不去参加那种性质的宴会。  

  所以到了家，她就进了自己的屋子，躺在床上，一直躺了一个下午。怀瑜问她有什么不

对，她不回答。将近日落的时候儿，她说她要在自己屋里吃。怀瑜决定不去理她，让她的闷气

自己消散吧。  

  仆人听说二太太身体不舒服，都来问候。厨子做了特别的菜送到她屋里来。  

  怀瑜一个月以前回到北京租这栋房子的时候儿，他带来牛家一个仆人，姓梁，为人机警精

明，年纪是二十五岁，现在来做门房儿。老梁在北京长大，深知他现在当的这个差事的性质。

他和别的仆人都知道主人的新宠是颇有名气的妓女，他们现在要讨欢心的是两位女主人，不是

一个，当然新的更重要，而且不久，这两位女主人的势力就要分庭抗礼不相上下了。老梁出主

意，说二太太屋里须要装一个电话分机才好，他这种善体人意，不久就赢得二太太的欢心。  

  众女仆都争着到二太太院子里去伺候，而莺莺却选中了老梁的妻子，自然有她的理由。老

梁的妻子去伺候莺莺时，莺莺对她说：“我看你是个聪明人，我这样提拔你，你一定明白。你

们两口子若是忠心好好儿伺候我，我会厚赏你们的。”老梁夫妇之外，他们的小儿子也帮着打

杂儿，管买水果，买香烟等事，做事很伶俐。另外，还有一个汽车司机，当然给莺莺开车的时

候儿多，给太太开车的时候儿少，因为她很少出去。莺莺带来了她的丫鬟蔷薇，蔷薇跟她已经

有年，所以在她房里出出入入，是满有重要身分的。全家只有正太太的老用人丁妈，对她的女

主人是忠心耿耿的。  

  那天下午，快近傍晚了，莺莺的院子里，就颇为忙乱，因为大家都争先恐后像伺候女王一

样去伺候她。蔷薇传布命令，没人敢反抗她。厨子平日傲慢无礼，也去站在门外，接受蔷薇的

命令。只有丁妈没有在这位新宠的院子里露过面儿。  

  莺莺叫老梁。老梁来了，到了卧室的门口儿，她叫他进去，老梁畏畏缩缩的向前走了几

步，迈进了门坎儿。他看见莺莺躺在床上，半盖着身子，他不敢抬头看，毕恭毕敬立在那儿，

眼睛看着地。  

  莺莺说：“老梁，我有几件事情要跟你说。来拜访老爷的客人越来越多。你知道，老爷现

在这个身分，他不能谁来就见谁。有谁来了，先来禀报我，我决定见不见。再者，你必须有适

合你身分的制服。客人来了，必须有专人管茶水，送毛巾。这个我留给你做。不管事情大小，

必须有一个首脑儿人负责任。不然，有什么事要做，你让我做，我让你做，那就全乱了。不能

再像从前那个样子。”  

  老梁回答说：“是，太太。您吩咐得对。我原也这样想。人多口杂，没有一个头儿来管。



您说做件制服，我想起来了。昨天我想买几个花盆儿，就很难办。丁妈不肯向太太要钱，我什

么也就办不成了。”  

  莺莺很泼辣的说：“我没想到事情会糟到这个地步。你若听我的命令，你想有谁敢不听你

的话？”  

  “那当然没人敢，太太。只要您传下将军令，小的一定遵照您的吩咐，担保把事情做好。

在我们牛府上，小的只知道有一位太太。”  

  莺莺微笑说：“老梁，你真会说话。但愿能言行一致。我要用的是个忠心的仆人。我向来

对我的人都有厚赏。”老梁回说：“我得夫人恩宠，真是三生有幸。您若降恩差遣，您就吩咐

小的一件事，您就看得出我老梁是不是不识抬举，是不是知道感恩图报。”  

  莺莺大笑说：“难道你的意思是，我若万一叫你去杀个人，你也肯去？”  

  “不是，夫人，那小的不敢。”  

  莺莺微笑说：“过来。”老梁小心翼翼的向前走了几步，踟蹰不敢再往前走，但是莺莺叫

他到床前去。莺莺从头到脚把他端详了一下儿，说：“比如说，我发下一支令箭，命令你做全

家仆人的总管，你怎么报答我？”  

  老梁就像将军得到皇帝的圣旨一样，双膝跪下，噗咚噗咚向夫人磕了几个头，他说：“夫

人这么抬举小的，小的一辈子有了依靠，小的老婆和全家都永远向您效忠尽力。”莺莺说：

“起来。我会跟老爷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做。但是……”她用雪白的手做了个姿势叫他

再往前走，要在他耳边低声说话，所以老梁必须走近。老梁看到这种阴谋诡计的样子，非常紧

张。莺莺说：“你知道那个丁妈。她是这个家里的老人，现在渐渐端起架子来了。她是大太太

的仆人，我不愿用多管事。”  

  莺莺在老梁耳旁吩咐了他要去做的事。  

  晚饭之后，怀瑜来看莺莺好了没有，并且问他自己是否那天晚上到大太太那边儿去睡，因

为那天是十五。  

  “你若是生病没好，我就明天再过去。”  

  莺莺说：“你到她那儿去吧。我并没有什么真病。这儿也有人伺候。叫我好好儿安静一晚

上吧。”  

  过了一会儿，怀瑜又问：“你是不是跟我生气了？”“不是，不是跟你。坐下。我想跟你

说说话。你要不要听？”  

  “小心肝儿，当然要听。什么事？”  

  莺莺说：“我当初到你们家来时，我指望这个家真正像个家，平安无事，井井有条，像个

做官的人家。在这几天看来，简直是乱七八糟。有的用人听这位太太，有的听那位太太。真有

什么事要做了，反倒没有一个人做。圣人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每个仆人的职责要

划分清楚。得有一个人当权主事才行。”  

  怀瑜听了心才放下去。他说：“是这件事吗？你知道，雅琴不能管家。家里一直就是这个

样子。你来管这些下头人怎么样？”  

  “不，你错想了。我没有工夫儿管这些用人。我只是想要有个头儿来管他们。比方说吧，

像老梁，我看他可以。不然，你这边儿下个命令，叫一个仆人向东，那边儿又下一个命令，叫

他向西。我想老梁人很好。”  

  怀瑜说：“就照你这个意思办吧。”所以第二天早晨，他就下命令，教老梁总管家事，别

的男女仆人，一律听老梁吩咐，一切零用杂项费用由他决定。结果是，大太太开始感觉到有些

小烦恼。她每找一个仆人，那个仆人总是忙着没有空儿，而丁妈必须要烧水沏茶，若是大太太

需用东西不愿久等时，甚至于还要派丁妈自己出去买东西。  

  丁妈很生气，对家里这种新情况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跟太太雅琴已经六、七年；她

帮忙把孩子们拉扯大，帮着太太度过多少难关，所以她就犹如雅琴的母亲一样。因此，她一向

是家里最有地位的用人，而太太什么事也都听她的话。她带着孩子去逛公园；若请客，她帮着

安排菜单子。现在这种权利被剥夺了。又多了个蔷薇，她在家里横冲直撞，跟本不把丁妈放在

眼里，而且她开始指派丁妈去做事。丁妈不服，反抗她，吵过几次。大太太弄昏了头，不知如

何是好。  

  一天，丁妈哭着到大太太面前，当时莺莺也在。原来她要出去买东西走出大门时，对家中

的事情她发了几句牢骚。偏巧让老梁听到，打了她一个嘴巴。丁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太

太我不能在您这儿做了，他们都跟我作对。老梁，他家的，蔷薇，联合在一块儿讨好二太太。

别的下人，看见老梁有力量，能够向二太太说话，当然都去讨二太太好。司机愿给蔷薇开车出



去办事，我找他干什么都不行。您看，咱们落到这步田地了。真是俗语说得好：‘一朝天子一

朝臣’。”  

  牛太太把老梁叫来平息这种争吵。老梁来了，不是一个人，把他家的和蔷薇也一齐带了

来。  

  老梁说：“太太。家里有这么多仆人。老爷派我管着他们。他们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做。只

有丁妈不肯听我的话，仗着她资格老，比我来的早。我跟她说话，她连理都不理。我们都是伺

候老爷和两位太太的，她为什么就特别一点儿？”丁妈哭着说：“叫你做总管就是教你打人

吗？”但是丁妈还没来得及往下说，蔷薇就插嘴说：“你顶好少开口吧。我若把什么都说出

来，那就不好听了。”  

  老梁家里说：“咱们要算旧帐，索性算个一清二白。要说的话可多着呢！她说我们什么

话，倒没关系。她说太太的话，可太不中听。”  

  蔷薇说：“是啊，我听见她说二太太是狐狸精。”  

  丁妈说：“我没说。”  

  蔷薇说：“你说了。厨子也听见了。”  

  老梁说：“你若想辞工不干，我们也辞工不干。”莺莺刚才一直不说话，静静的听着。现

在说：“你们都不听管教。要知道，丁妈是家里的老用人，什么事都要让着她一点儿。丁妈，

我不知道他们说你说我的话，是不是真。我是不是狐狸精，与你没有关系。你的眼睛不要让米

汤粘住，眼睛要放亮一点儿。你们用人之间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只要不沾我的边儿，我都懒

得管。”  

  莺莺又转过脸去对大太太说：“姐姐，这件事闹得也太厉害了。不过，今天我不想把丁妈

怎么样，就这么过去算了。可是以后不能老是这么吵哇闹的。不管在哪一家，大家都应当尊重

一个管事的。比方叫丁妈做个管事的，我想她得不到大家的尊重，大家也不会听她的。所以，

若是她还打算在咱们家做，她必得和别的人处得来，也让家里消停一点儿。您说怎么办？”  

  大太太没料到二太太有这段话，当时只说：“你们都听见二太太刚才说的话了吧。谁也不

要说辞活不干。大家要相安无事才好。”  

  老梁打了丁妈的嘴巴，主人并没有命他向丁妈道歉，而且不知为了什么，过错儿都落在丁

妈身上，而且在每个人眼里，丁妈似乎并没被治以当得之罪，反倒是由主人从轻发落。  

  老梁这一党是大获全胜了。  

  怀瑜听到大太太和二太太说这件事时，他认为莺莺很够宽大，他认为丁妈说闲话，嚼舌根

子，把她狠狠的骂了一顿。由那天以后，丁妈的地位很快就保不住了。老梁对她是一副鄙视嘲

笑的态度。有时到吃晚饭的时候儿，偏偏差她出去买东西；回来时，往往发现别的仆人早已把

饭吃光。她很气恼，有一次派不动她，老梁又打她嘴巴，并且说：“去告诉太太，干什么不

去？到时候儿大家一齐滚蛋。”  

  丁妈哭着去见太太说：“我不能在您这儿做了。”大太太说：“丁妈，你不能走。孩子们

都离不开你呀。”丁妈坚持说：“没办法。我也顾不得这八块钱一个月的饭碗儿了。我宁愿去

挣一月三块钱，落得个平安心静。不过，我只为您担心。我走了之后，您的处境可就更难

了。”  

  她拿布衫的下摆擦了擦眼泪，大太太和她相对而泣。孩子们听到丁妈要走，也都哭起来。 

  丁妈刚走，老梁家的就推荐她的表妹，来伺候大太太。大太太和孩子们开始觉得四周围充

满敌意仇恨，甚至于在新来的这个李妈面前不敢说什么话。父亲和孩子们越来越疏远，孩子们

心中暗恨莺莺。母子之间对这位姨太太怀恨在心，常常密谈，这样，母子们越发相依为命。那

些密谈成了母子之间的乐事，是雅琴和孩子们后来永难忘怀的事。儿子们不仅是怕父亲，而且

因为他对母亲冷落，开始恨父亲。每逢父亲和莺莺一齐到天津去不在家时，他们才觉得精神轻

松自然，才觉得快乐。  

  现在莺莺对付男人是训练有素，得心应手了。甚至她有病在身时，也能使男人觉得乐不可

支，她若是没有病痛，她能显出一副病容，仿佛有病在身。她越是显得身体有病，她的魔力越

不可抗拒。在宴会上，她能做出一个成熟高雅的夫人模样，在大官儿面前她显得很有身分，以

从容不迫雍容大方的态度和他们周旋应酬。她只要一换衣裳，再换一副表情，她就像一个娇小

玲珑天真无邪的少女。男人既喜爱少妇，也喜爱少女。但是莺莺知道少女投男人之所好，对怀

瑜尤其更是如此。约略来说，这两种不同的差别，主要在发型风格的不同。她的头发若梳起

来，穿上裙子和高跟鞋，她就是社交上迷人的少妇。若是把头发梳成辫子，在家穿个坎肩儿和



短裤，再穿一双拖鞋，她就像年方二九的少女，其讨人喜欢，竟会叫人丧魂失魂。  

  一天傍晚，她正是在那种孩稚般的心情之下，仰卧在床上，红坎肩儿上头敞开，好像心里

有什么事情忧虑。懒洋洋的嚼着梨，若有心事，却是欲语还休。手里拿着吃剩的一半儿，胳膊

伸在床上，嘴里却停止咀嚼。  

  怀瑜看见她那丰满雪白的双臂，令人摸起来那么滑润，辫子垂在胸膛的一边，她斜倚在柔

软的枕头上。怀瑜闻了闻她身上的香味，知道自己在人世间所喜爱者，未有过于此妖姬者也。

于是云雨之念不觉勃然而兴。但是她转过身子去说：  

  “不要。”  

  怀瑜一边把她手里的半个梨拿开，一边问她：“怎么了？”她伏身在怀瑜的怀里，躺在那

儿，一言不发，眼睛眨动着。她此时已经丧失了平日自高自傲独断独行那种硬气，全像一个安

静可喜的小孩子。  

  怀瑜摸不着头脑儿，问她说：“你心里想什么呢？”  

  她懒洋洋的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你跟我生气了？为什么？”  

  她坐起来一点儿，她说话时，和怀瑜在宴会上所见的那样成熟的妇人完全不同了。以一种

温柔恳求的腔调儿说：“不是跟你生气，可是和跟你生气也差不多。你从来没给人做过妾，你

不知道做妾的味道。那一天在曾家的宴会上，人家都敬的是你太太，可不敬做妾的，我在人眼

里就犹如一个‘四不像’。做太太的偏向着做太太的，就像‘官官相护’一样。现在我知道当

初错了。看起来，毕竟是一夫一妻双飞双宿好。”怀瑜说：“你要我怎么办？雅琴毕竟是我孩

子的妈呀。你不是要我和她离婚吧？”  

  “我并没有让你跟她离婚。但是天理良心！谁都愿意跟别人一样，站得直，坐得正。以后

我可不要再在人前去丢脸。你肯听我的话吗？”  

  “你叫我怎么样都可以。”  

  莺莺的手指头摸索着怀瑜胸膛前的扣子，似乎不想急着说出要说的话。她的纤纤玉手在怀

瑜的胸膛上漫无目的摸来摸去。怀瑜看见她那么文静，那么心事重重的样子，就把她抱得更紧

一点儿。怀瑜男人的自尊自重的面子，得到了满足，于是说：“宝贝儿，你想办什么我都替你

办到。我是一家之主，我是一心要让你快乐。”  

  这时候儿，莺莺知道，她已经把怀瑜这个男人征服了，就抬头看着他的脸说：“我知道我

要干什么，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办得到。”  

  “告诉我。告诉我。我担保办得到。”  

  她坐起来，也命令怀瑜坐起来。她说：“现在坐在这儿，不要乱动，听我说完。”她用最

有训练的闲谈方式，既含有女人的温柔，又有坚决的强硬，以能把男人化做绕指柔那般高明的

快慢，接着往下说下去。  

  她说：“老大，我选定要嫁给你，是相信你可以做个终身的依靠。相信咱们一同携手，可

以大有成就。你应当知道，我的处境太不容易。若让我以后再不受人污辱，只有在三种条件之

下，我才跟你在一起。你答应不答应？”  

  怀瑜弄不清楚，他说：“我不知道你提的是什么条件，我怎么答应？”  

  莺莺说：“我要你答应。不要问。你答应了之后，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好，你说吧。”  

  莺莺开始说：“第一，至少在外面交际应酬上，我必须装做是你正式婚配的太太。我不能

再忍受和那个女人一块儿出去。第二，在家，钱和仆人通通由我一人管。每月我给雅琴一笔固

定的钱过日子。一个家不能有两个头儿。几个仆人听这个太太，另几个仆人听那个太太，那怎

么可以？她若不找我麻烦，我会公公道道对待她。”  

  “第三个呢？”  

  “不要打岔，等我说完。汽车听凭我用。这个样儿，咱们可以过得很快乐。不久，你就会

知道我对你会有多大的好处。  

  现在回答我这三个条件。我再告诉你其余的。”怀瑜轻松的笑了笑，说：“我的好太太，

我是唯夫人之命是从的。我答应这三个条件并不难。第一个容易，因为她并不喜欢在外头去应

酬。用车的事是件小事，我并不想把你关在家里。第二，关于管理仆人，他们已经由你管理

了。但是你管钱，那不是你把我也管住了吗？”  

  “不用怕。你答应不答应？以后，我再跟你说。”  

  “你要我答应你管钱干什么？”  



  “我那样儿才高兴。没别的。”  

  “我答应了，不过这是家事。我都答应了，你对我有什么奖赏？”  

  “我会叫你快乐。都答应了，是不是？”  

  怀瑜说：“都答应了。”  

  莺莺在怀瑜的嘴唇上长长的吻了一次，因为她知道她现在控制住的这个男人，为了实现她

的野心，是个很有力量但又柔顺好用的工具。  

  莺莺说：“你这个人有智慧。说实话，你会看到我莺莺可以和你共大事，对你有好处。自

从十六岁，我就想结婚。可是我遇见的男人都是又胖、又老、又蠢，不过他们有的是钱，不然

就是追欢寻乐没有头脑的年轻人。我若是只图金钱，只图舒服，我老早就嫁了。有时候儿，我

也遇见不错的年轻人。我和一个年轻人真正发生了爱情，爱得发狂，那时候儿我十八岁，但是

他不敢娶我。他答应娶我，后来连一句话也没说就溜走不见了。我想他一定是个有妇之夫，而

他太太又是个母老虎。我吃不下，睡不着，一直想他，到后来只好听天由命，放弃了他才完。

再往后，我心变狠了，专找又老、又胖、又蠢的，只要他们肯大把的给我钱，肯给我买珠宝买

礼物，我不再想嫁人。他们要什么，我给什么，但是他要付得出价钱。男人是怪东西。女人越

不喜欢他，他越穷追不舍。等我把爱情两个字忘光之后，对付男人就更容易，于是想巴结我的

人就越多。可是，最后，做歌妓的总会想到自己的将来。我曾经想，有一天，攒够了钱，嫁一

个石油商人，安定下来，过一个小家庭生活，收养几个孩子。但是，你知道，花费太大，我挣

的钱，又都从手里花了出去。我实在不能一边儿节俭花用，同时还保持豪华的气派，若是老顾

面子，就得老是欠债，也不得不从有钱的老笨蛋身上去找钱，才能过五月节，过八月节。后

来，你去了。我心想我和你携手共事，可以有点儿成就，我希望我没有选错。  

  “我现在要求你答应这些条件，都是对你有益处。咱们若是想飞黄腾达，就必须通力合

作。家里必须平安无事，不叫人心烦才行。若打算在外面大有开展，在家里就必须二人同心。

第二，你要知道，我不是到你们家来只图过舒服日子。若真如此，也就不必提那几个条件了。

你知道，我也知道，做官的要想起来，必须经由女人，比如姐妹，太太，姨太太。政治就是社

交应酬。对这种事我看惯了。我帮助几个人求过官职，全凭在枕头上几句话。比方说，你得现

在这个差事，是由于大学士的三姨太太的五弟的关系。我可以直接去见他三姨太太。这就是我

要为你做的，要在社会关系上去帮助你。我若天天在家为仆人的事情操心，又以情妇的身分出

去应酬，那我怎么帮助你？我必须把身分提高，使身分和为你做的事符合。你若是当了京兆

尹，或是天津市长，有钱有势，得好处的不是你自己的老婆孩子，还能轮到别人？”  

  怀瑜聚精会神的听，非常感动。他说：“妙哇！什么事你都想到了。我的心肝儿宝贝儿

啊，人长得漂亮迷人，又聪明有心眼儿。我想我是红运当头了。”  

  莺莺用手指头指着怀瑜说：“不过还有第四个条件。你要小心！那就是除去我之外，不能

再有别的女人。”  

  怀瑜斩钉截铁的说：“有你在我身边儿，我用不着别的女人了。”  

  由那天起，莺莺常常和丈夫两个人出去，再没有怀瑜的正式妻子雅琴跟着。由于莺莺的名

气，社交经验，灵活的手段儿，许多做官的，姨太太，都欢迎她，争着和她深相结交。在家，

她高高在上，仆人们对她争相取悦。大太太反倒成了管家婆，指挥厨房准备饭食，和办理其他

家事，但是都听命于莺莺。  

  此后不过几天，素云来看莺莺。  

  莺莺对她说：“你应该在家里接个电话。我没有电话简直不行。有电话彼此联络多么方便

哪。有时候儿打麻将找你也没法儿找。有事情一打立刻就通，而且在晚上咱们也可以多一块儿

出去几趟。”  

  素云回答说：“这不用你说。谁不想安个电话呢？可是我不像你，一家的主妇。我什么事

都要公公婆婆准许才行。我要出这个主意安电话，一定遭驳回。你知道那个小狐狸精，现在家

事都由她管。”莺莺知道她说的是木兰。素云又接着说：“我真羡慕你！你完全自由，愿跟丈

夫上哪儿就上哪儿。你若是在一个大家庭过，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搬出来呢？”  

  “我倒是也想过，可是不那么简单。老大和老三常常一块儿嘀咕我，我一近前，她们俩就

不说了。我除去和我自己的丫鬟们说话，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那个死笨的男人哪！他给全

家挣钱，还是挨骂，荪亚什么也不做，反倒受人高看。我想分财产，搬出来自己住，一个小家

庭，像你一样。可是经亚不敢说，他说不行。”  

  “你不能叫他们分家吗？”  



  “公公婆婆还都活着，我有什么办法？”  

  “哎呀！你真老实！想办法叫他们赶出你来，才称了他们的心愿，这样不就也达成你的心

愿了吗？”  

  “但是你知道不行啊。若是能办到，我自然乐意。可是家有家规。大家庭是怎么个样子，

你全不知道。”  

  “好了，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要弄清楚自己的事。  

  不能浪费青春。不能讨好别人，反而糟蹋自己。”“我但愿能有你这番勇气。我得先把那

个没出息的男人说服才行。”  

  “你是女人，若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能对付，不就太笨了吗？”莺莺于是放低声音说：“你

看我怎么做的。我都叫你哥哥听我的话，把全家的事都交给我管了。你看以后吧，若不然，我

就把莺莺两个字倒着写！”  

  “我今天来就是来说我男人的事。我相信你和我哥哥就可以提拔提拔我这个宝贝男人。倘

若事情特别的糟糕，我们不能和家里分开，也该想办法给他在天津或是别的地方找个事做，我

也就可以离那个人间地狱了。”  

  “不用发愁，我可以想个办法。一个油矿管理局就要成立了，是用的美国钱。标准石油公

司有计划在山西省探测油源。你哥哥现在就正做这件事，也许他能给你丈夫谋一个差事。”素

云说：“可是他不是工程师啊。他怎么会懂得油矿的事情呢？”  

  莺莺大笑说：“哎呀，傻瓜！那脏兮兮的事情才是工程师做的。你以为你哥哥他懂什么油

矿吗？”  

  素云说：“不管怎么办，我一定要离开那个狐狸精。你亲眼看见了，她向曼娘的母亲敬酒

的时候儿，她把我挖苦得好厉害。她那根舌头！不过，我真是没法子找话对付她。她知道怎么

讨公婆的欢心。她正在用家里的钱讨好用人。用人榨取钱用，她不是不知道，她可不说一句

话。”  

  “我觉得姚家姐妹俩都不容易对付。姐姐尖刻聪明。妹妹沉稳老练，比木兰还可怕，我一

看见她，我就觉得……”  

  电话铃响了。莺莺拿起床旁的听筒说：“喂……陈奶奶……噢，是您哪！今儿晚上打麻

将……好……我准到。”莺莺把电话放下说：“你看，多方便！是陈五少爷的太太约人今儿晚

上打麻将。你顶好和我一块儿去。”陈五少爷就是大学士三姨太太的五弟。  

  “我不像你那么自由。我得先向婆婆请示才行。”“说的就是啊。你非出来不可，不然就

闹翻了天。不久，他们就会乐得让你搬出来。”  

  素云说：“可惜我没有你这份儿勇气。”  

  莺莺说：“你也有。”  

  素云这次回家，对事情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也有争取自由更大的决心。她向婆婆请求那天

晚上出去一趟，出乎她意料，婆婆立刻答应了。一点儿麻烦也没有。  

  素云跟莺莺出去的时候儿越来越多，有时也有丈夫经亚，有时候儿没有他。素云尤其以坐

莺莺的汽车为无上乐事，而且晚上回去得晚。素云的汽车使曾家特别注意，因为曾家用的还是

马车。素云不敢提出叫曾家买汽车，可是她确实提出了安电话。她说得很有道理。怀瑜家有电

话，咱们曾家为什么不安电话？但是曾先生恨电话这种洋东西，破坏家中生活的安静。在这件

事情上，素云却得到木兰的支持，因为姚家也有电话。木兰提出这件事，说是她的意思。曾先

生不置可否。电话终于安上了。木兰常和莫愁、阿非、她父亲通话，却不和她母亲说话，只有

别人叫号码儿接通了之后，她母亲才用电话。素云和莺莺常常一说就说半个钟头。所以一有素

云的电话，仆人们就知道是莺莺打来的。  

  此后不久，怀瑜在新机构油矿管理局弄到一个差事，同时仍拥有旧职。他也给经亚谋得一

个职位，每月大洋五百元，可谓肥缺，再加上交际费六百元。这个待遇很好，曾先生答应儿子

随同怀瑜到山西，在太原油矿管理局做事。  

  丈夫不在家，素云得到离开家的好机会。她向婆婆请求回娘家多住些日子。她感谢莺莺，

使她得到前未曾有的自由，也得以在社会上广事交游。莺莺也常去天津住，但是不肯住在牛

家。牛家公婆也并不想约束像莺莺那样的儿媳妇，莺莺再三说，她丈夫事业都是由于她社交的

结果，而她自然应当独立不受约束。她说她的应酬交际比以前更多，而饭店是客人酬酢最方便

的地方。随时事事有人伺候。其实这不算什么新鲜，因为好多在租界住的中国做丈夫的，家中

虽是简陋的房子，在饭店则生活豪华。在饭店里谁也可租房子打一夜麻将；作家在饭店租一间

房子写文章，省得在家孩子啼哭使人不得安宁；商人在饭店设办事处，谈生意；政客在饭店开



房间勾结纳贿；娼妓长期住在饭店接待嫖客。饭店里永远热闹。在饭店可以喝茶、喝咖啡、吃

西餐、吃中餐、抽鸦片、玩女人，不分昼夜，随时都可以，有抽水马桶，搪瓷浴缸，白磁砖的

浴室，总是那么漂亮干净，热水老是那么方便。饭店真是租界里使人心荡神迷的生活缩影。  

  素云对天津租界的生活爱得入迷。她每天每夜都去看莺莺。在饭店里钱像水般的流，素云

看得目眩神荡。过现代生活多么惬意，床头有电话，睡弹簧铜床，床头上有镜子，躺在雪白的

沙发上，冷热水随用随有，有仆人接受差遣，只听吩咐，不发问题。这儿是太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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